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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红字”
———从刘庆邦的“酷烈小说”看人性∗

王　妍,李明军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摘　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消费文化相对应的美丽的坏女人形象开始独据文坛一角并引发无数想像,本

文选取的文本正是以强暴、诱奸这样的热点题材为中心的一些“酷烈小说”。然而这些小说的立足点并不是基于

某种阴暗心理的窥视,而是把重点放在由“丑闻”所诱发的一系列生存问题的善后上:看客、民族劣根性共同成为

了扼杀可怜女性的帮凶。事实上,在那些看似平淡的生活背后隐藏着纷繁不定的多重人性,而刘庆邦所做的努

力正是“直面生活背后的真实”,表达对于底层生存现状的怀疑与追问,尊重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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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什么”一直是一个很难言说的问题,症
结在于文学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然而,文学的

丰富性恰恰是由生命的多样性构成的,可以说人性

有多少种可能文学就会有多少种呈现的方式,文学

的独特性也恰恰在于展现那些看似平静的生活背

后的复杂人性。刘庆邦在长篇争鸣绚烂的今天业

已成为一个坚韧地存在,在并不短暂的30多年的

写作历程中,他以自己独特地书写耕耘于当下,呈
现出恬静与锋利、婉约与浓烈、优雅与惊悚、柔美与

残酷相互撕扯纠缠却又并行不悖的美学风格,使得

文学如此真实地介入我们的生活。在文学流派纷

繁的今天,我们虽然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地归类,但
我们却不难把握到一个严肃作家用心去探寻人性

的阴影,追寻命运脚步的努力。诚然,柔美才是刘

庆邦小说的落脚点和心灵的归属地,然而酷烈书写

中别样人性却大大扩展了文学图景的广度及深度。

一

孙郁先生提及刘庆邦的酷烈小说时用的一个

词是“山崩式的轰鸣”。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刘

庆邦对于乡村与矿山的偏爱,他喜欢讲述死亡与乖

戾的故事,在黑暗的甬道中,那种演绎着黑暗与温

暖的冲突,那些在荒寒世界中的无奈与隐忍。在这

里,小说家不是基于猎奇或者是某种阴暗心理的窥

视,而是对于生命与生存艰险的理解、尊重、思索乃

至于怀疑与追问。

这一切在刘庆邦的早期代表作《走窑汉》中得

以充分的展现。《走窑汉》的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

矿工马海州对奸污妻子的头头施行不屈不挠的报

复故事。事实上,读到奸夫张清跳窑自杀,继而妻

子小娥跳楼自杀时却生生感觉“酷烈”不堪。诚然

“走窑汉”马海州有着理直气壮地理由:“最最可恨

的是,当他们在地底下挥洒汗水时,人家在地面勾

引他们的老婆”,[1](P236,231)这就使马海州在复仇方

面的过激与残暴显得有情可原,同时也隐埋下了噩

梦的导火线。在这篇非常有技巧性的短篇中,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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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论是心理战术施压者还是被步步紧逼被动者,
心理动态都未着一词,而是通过细腻准确的动作描

摹完成一系列的铺排,如小娥“马上涌出泪水”“很
快擦干”,由“马上”、“很快”这样的精准用词中生动

地展示了小娥在“出了那件见不得人的事以后”的
心理劣势。故而,小娥不堪精神重负跳楼摔得脑浆

迸裂的结局,虽并不意外但却让人为之惊怵。
一直以来,“强暴”都是一个极为敏感而丰富的

题材,尤其是在把女性贞洁看得无比重要的中国社

会,一场强暴的风波不仅仅是事件本身的伤痛而且

包含着更多的民族心理、道德、伦理的因素在里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走窑汉》里“农村老太太

打扮”唯唯诺诺跟在丈夫背后的小娥,还是《五月榴

花》里能帮丈夫做事不被拒绝就得到了“巨大的恩

赐”兴奋不已的涂云,她们共同的罪恶都是源于被

人强暴。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在强暴事件发生之前

都是恩爱的夫妻,但经过“被强暴”后妻子们却又立

刻变得肮脏起来,这种对比,足以让人触目,正如波

伏瓦在《第二性》的第四章开头所分析的那样“这始

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2](P93)男人的性别角色虽然

是在后天教育中逐步形成,但千百年来男权思想已

经渗透进他们的血液。可以说,无论是野性十足的

涂云、“纯洁清澈”“孩子般稚气和娇憨”的小娥,还
是含苞待放的梅闺儿(《最后的浪漫》),她们都是充

当了被动者的角色,纵使是摔跤能手的涂云在荷枪

实弹的鬼子面前也是无计可施的,而且 “涂云想自

杀,可厨房里要绳子没绳子,要菜刀,一到晚间菜刀

就被鬼子收走了。监视她的鬼子手持枪刺在厨房

门口站着”,[1](P216)不难想见单纯的小娥和梅闺儿

又怎么能是老谋深算的矿上领导的对手呢。而这

时她们为之依赖的男人却全不在她们的身边,摆在

这些不能掌握自我的命运的“受众”面前的道路其

实就是无路可走。
这种无助的惊悚感在《五月榴花》中更为体现

无余,张成把涂云从日本人解救后,我们原本以为

涂云终于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可惜等待这个已经

不贞洁的女人的只是更为黑暗的深渊。张成对于

30多年来“真让他等着了”的爱妻不仅没有一丝一

毫的怜惜,而是关到地窖里不给吃喝,当妻子被饭

香吸引逃出地窖时,张成“先把她捉到了。张成不

说话,用脚踏住她的一条腿,双手抓住另一条腿,像
掀铡刀似地那么一掀,就把涂云撕坏了”,而此前的

涂云“仍赤裸着身子,身上涂的锅烟子也没洗去,人
已瘦得不成样子”[1](P220)。作者正是借用了“又”、

“仍”、“也”的这样的连接词,句子一气呵成却又血

腥不堪,纵使如此的国难家仇,敌我矛盾,而丈夫张

成最后用手撕裂妻子涂云的方式也难免太过残忍。
不难发现,无论这些男人的性格、身份甚至教

育背景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但对待女性所谓的做

风问题上的态度和心理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小说

正是绕过“强奸”的案件本身,给我们展示了一种

“善后”的残酷、冷漠和绝望,把我们推向人性深渊

的边缘,让我们不忍卒视。刘庆邦用他的老道、夹
杂着些许诙谐的描摹来面对这样的血腥与残忍,这
种态度堪称“酷烈”。是残酷的酷,也是超然的酷、
优越的酷、冷漠的酷;是壮烈的烈,也是血劲、阳刚、
暴躁的烈。

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场徒手“车裂”的
刑罚面前,张成用这种既使在古代也是残忍至极的

手段仅仅是为了发泄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对于自己

的所属物失去贞操的仇恨,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了

作家的矛盾心理在里面。这段撕裂一个活生生的

女人的写法显然是有心夸大,无论是从现代医学还

是物理力学的角度,徒手纵使是撕裂一个骨瘦如材

的女人也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这种违背常规的过

激的行动描写,我更愿意相信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深

思熟虑之笔,他正是借用如此“酷烈”的结尾,试图

“引起疗救的注意”和书写面对男权、传统道德时的

焦灼与困惑。
“相似的肤浅的幸福历来不是文学关注的对

象,文学所关注的恰恰是那些迥异的深刻的不幸。
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搏杀常常让我们惊心动魄,目瞪

口呆。还有一个战场是在家庭内部。发生在家庭

内部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弥漫,尸陈遍野,有时却

更能触及人类的灵魂。因为发生在家庭以外战场

上的战争是肉体与肉体的搏斗,发生在家庭内部的

战争才是灵魂与灵魂的厮杀。”[3]无论是《家属房》
中的为了维持生活,为了不“下岗”,被丈夫愿意当

作换取工作岗位的“筹码”的小艾;《到处都很干净》
中杨看梅在丈夫的默许和暗示下用身体换来以前

喂猪的芝麻饼来给丈夫保命;还是《兄妹》中把当小

姐挣来的血泪钱给了哥哥,而哥哥却用这些钱来嫖

娼寻欢的妹妹心……。一方面是把贞节观念看的

无比重要的传统伦理,另一方面是在窘迫、艰难、荒
诞的生存现实面前无处皈依的尊严乃至与贞节。
被俘的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承担罪恶,而作为男性

附属或者私有财产的女性承担的恰恰是男人赋予

并认定的罪恶,就像《家属房》中小艾的噩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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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强行压在她身上,她使劲

推也推不开。不知怎么,受惩罚的却是她,办法就

是把她的衣服全脱光,大庭广众之下,在她的肚子

上压一块大石头,让人排队参观。”[4]如果说在爱情

中要求精神和肉体的纯洁和忠贞,本来无可厚非的

话,但作为被强暴的女性而言,除了她们来自身体

的创伤外,内心还要担负着更为深重地被侮辱、被
损害的创伤。而恰恰是这些已经身心俱疲的女性,
却从爱人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安慰以及支撑,却要受

到来自男人从精神到肉体的惩罚。男人在理直气

壮地谴责女性罪过的同时,从来没有试图认识到是

他们的过错,更未想过分担,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

向同为受害者,更为弱势的女人,所以女性成为了

所有罪孽的渊薮,成为了一切罪过的替罪羔羊,无
助、挣扎、绝望,甚至连死亡也不能救赎她们业已失

落的尊严与人格。

二

另一方面刘庆邦对于人性书写的深刻,也得益

于他对于广大看客的描摹及书写。自鲁迅尖锐而

又老到点出“看客”后,这个拥有着麻木而又愚昧,
怯懦而又残缺的国民性的群体开始在日后的小说

中频频出现。在《五月榴花》中动辄就告诉张成看

见涂云被鬼子如何如何的路人甲乙,鲜活地展示了

所谓乡亲的看客乃至自发的监视者的身份。这种

看客的心理在《平地风雷》中可谓是登峰造极,他们

一方面挑唆女儿连条裤子都没有的货郎卖货挣钱

以保生存(这在当时是走资本主义路线),另一方面

“趁着夜色”去村长那里告状,让村长整治走“资本”
路线的货郎,并“极神秘地提请他(村长)小心”,给
村长递话“说货郎跟他结了仇,要做他的活儿”,并
抓紧教唆货郎报复村长。可以说在胆小的货郎与

并不苛责的村长间的“平地风雷”恰恰是这群挑唆、
恶毒、残忍的看客,在他们的挑唆和刺激下,货郎杀

了村长,而村民却蜂拥而上,把可怜的货郎打成了

肉饼。在整个过程中是他们无风起浪、推波助澜,
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在这里货郎杀了村长成为了他

们很好的宣泄口,他们冷眼旁观后就可以堂而皇之

的打死货郎。整个屠杀的过程就是一个阴谋,是一

个全体看客共同参与的阴谋,他们合谋把一个贫弱

而隐忍的生命推向了绝境。在这里被打成肉饼的

不仅仅是他们的同乡(这个在中国传统伦理中非常

重要的角色)———而是一个身处生存的绝境,走投

无路的弱者,更有甚者是扼杀了人之为人的良知、
人性和残存在内心深处的那么一点点的温暖和爱。
在整个事件中,这群看客的冷酷、噬血、荒寒、残酷,
已经将“人”“畜”的概念合二为一。

在《走窑汉》中,温和、善良、有见地这样的评价

在马海州身上频频出现,作者对于环境的渲染以及

对于人物细致地描摹与铺排,让我们不难推测出小

娥无非是“玩弄女性的老手”张清嘴下无辜的羔羊。
从常理上讲,以马海州和小娥深厚的感情,马海州

刺了张清一刀,仇也算报了。而当他被捕时对躲在

树后哭泣的妻子喊到“田小娥,不许你死……”的一

喊是意味深长的。不难想见,作为丈夫的马海州对

妻子关爱,以后对妻子在家里艰难处境的担忧。事

实上,从“人们斜眼看见,这个女人身上的补丁越来

越多,人也越来越瘦弱了”[1](P238)的描写中不难发

现马海州的担心并不多余。然而,无论马海州是如

何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在周围环境的胁迫与所谓的

社会伦理的挤压下,马海州又不能真正的原谅“不
洁”的妻子。可以说,马海州逼死妻子有着很复杂

的原因,既有心理层面也有外界环境的因素,既有

个人男性心理作祟的成分也有周围看客的推波助

澜。马海州不屈不挠的复仇的结果就是,不仅仇人

张清跳窑死了,连小娥也不堪精神重负绝望跳楼自

杀,“脑浆迸裂”,当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马海州“呼
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来”。[1](P244)这简短

的一句话,中间意味深长,却又千般滋味的省略号,
道出了人生的几多的酸涩、无奈、悔恨和百感交集。

这在《血劲》中可以找到更为直白解释。文中

主人公雄与“熊”同音,在方言里是窝囊、没有男子

汉气概的意思。所以软弱雄在老婆跟一个杀狗的

人通奸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什么胆量和作为的,但正

是雄的“不作为”,他的家事成为了工友嘲笑的话

柄,每每遭人出言相激,在他声称要借刀报仇时“巷
道里一时显得有些静”,没有人阻止他即将违法的

行为,也没有人站在夫妻感情的角度劝慰雄,甚至

连饭店的老板娘都主动指点雄报仇。在走窑汉看

来“你欺负雄的老婆,不是欺负雄一个人,而是把我

们做窑的哥儿们都欺负了”。[5](P496)当最后木为做

窑的汉子的面子杀死了通奸的二人后,雄却英雄的

包揽了一切。刘庆邦说过“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

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
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殊不

知,即使是两个人通奸也罪不至死,况且雄的妻子

四真是满怀着奉献精神,和母亲断绝了关系嫁给矿

98



工的。而且雄也只是领导安排给四真的丈夫,在整

个事件中可以说四真也是一个受害者,没有人站在

她的角度考虑过她的众叛亲离、背井离乡、梦想失

落、贫困惨淡的现实生活。他们考虑的是四真损伤

了作为全体矿工的颜面,在这个走窑汉乃至整个社

会的群体中,雄这种杀人的行为是血性的,矿工们

用“所有的矿灯都照向他”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敬

仰和赞赏,仿佛雄身上背负的不是两条人命而是一

个战场归来的英雄。与其说是四真坚持与杀狗的

青年通奸而死于非命,毋宁说是周围的环境胁迫和

鄙视导致雄(虽然真正动手的是木)做出杀人的举

动,并把自己作为凶手送上了刑台。
无疑,自鲁迅始“看客”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子,它代表了麻木、从众、人格的缺失

与怯懦。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曾经说过 “毕竟人

心中的艾滋病要比人身体上的艾滋病严重得多。
一个社会机体上的艾滋病、社会心脏上的艾滋病,
要比人群中的艾滋病严重得多,也更难治愈。人体

的艾滋病至少可以预防,但是人心中的艾滋病谁又

能预防呢? 谁又能去治疗呢?”如果说男人对于女

性的报复是一个表演或者展示的话,那么让这场展

示得以继续,甚至愈演愈烈的某后黑手则是看客,
他们是惩罚的价值评价主体,也是这场展示的目

的。在这些黑手的推动下,那些朴实、善良的灵魂

背弃了自己的初衷,在外界环境的胁迫和扭曲下活

生生地逼死(或者是杀死)自己的妻子(仇人),搭上

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在这里,冷硬的伦理,荒寒

的人性取代了包容、温暖与救赎,使得美好的人性

无处皈依。

三

在这些杀妻或者逼死妻子的故事中,《走窑汉》
中的一段描写发人深省:“她(小娥)仿佛成了一只

妖怪,连三岁的孩子都朝她投瓦块。大年初一,她
日上三竿才起床开门,却发现门鼻子上挂着一只烂

帮漏底的布鞋。她关起门来把布鞋烧了,第二天又

被挂上一只……”[1](P238),另一个例子就是纯正而

美好的女性代表的王东玉(《守身》里面的女主人

公),她来自大城市的高干家庭,尤为难得的是她不

仅漂亮有气质,有文化,待人和蔼,低调,有爱心,对
那些低贱的矿工也能一视同仁,笑脸相待(同样的

形象还有《黑地》里的茅月,只是身份由广播员变成

医生),但就因其完美就有人嫉妒,给她泼污水,写

匿名信,而“那些匿名信有的像男人写的,有的像女

人写的,都说王东玉的生活作风很不好。”[6](P290),
不堪的舆论,邻里的斜眼成为了共同的帮凶,而其

中的乡亲、敌视却又不乏女性同胞,这一切的元凶

是千百年来的封建思想的积淀,而她的军官丈夫、
她父亲的老战友的儿子不分青红皂白的“不能容

忍”地、“坚决地”与王东玉离了婚。在这场扼杀纯

正人性的闹剧中,无论是施虐者还是受虐者都没有

发觉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
单列出男女有别一节,“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
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

会”。为了这个社会的安稳,不仅仅是女人要附属

于男人,而且“由于人的个性具有不完整性,这就决

定了达成两性和谐的关键在于对‘关系’的认识。
在传统社会中,妻子等同于丈夫的私有财产,夫妻

之间是‘占有’与 ‘被占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

中,女性人格被无情的异化”[7](P155),女性不能成为

一个拥有自我的指代,无论是对小娥的失身指指点

点的人群中妇女(《走窑汉》),还是《平地风雷》中假

仁假义的说要有两条裤子就给货郎女儿一条的李

四嫂,还有四处散布涂云被日本鬼子吃了的瞎婆婆

(《五月榴花》),她们作为女性已经被千百年来的封

建思维所异化,她们没有自我的判断,有的只是尖

锐、残酷和锋利。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瞎子在中

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不同内涵,古希腊悲剧中的

瞎子一般都是作为智者的角色出现,他们看待事物

更为敏锐而有远见,而传说中的“瞽叟”作为舜得

父亲,却是一个性情邪恶,对舜不满的人,还经常想

要寻机杀死舜;《原野》中花金子的“瞎婆婆”心思歹

毒试图杀死仇虎但却误杀了自己的孙子……可以

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盲人多半是邪恶的象征。《五月

榴花》中涂云的婆婆“两只耳朵支楞着,听见窖下稍

微有一点点动静,她就用铁铲铲石磨,发出难听的

声响”,“瞎眼婆婆加紧用铁锹没头没脑地猛铲……
涂云 被 铲 破 了 胳 膊,铲 破 了 脸,铲 得 鲜 血 淋

漓”。[1](P220)诚然,从这些女性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

女性特有的温暖、包容与母性,她们的人格是残缺

的。在这里,女性不再是柔软、温情脉脉的指代,而
是一头头异化的嗜血兽,她们争相逼死自己的同

类,在歹毒和狠心方面甚至比男人们更甚,这里正

验证了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一句话“他人即地狱”。
从这个角度上讲,千百年来男尊女卑、恃强凌

弱思想顽疾业己浸入乡村的日常生活,已然扼杀了

人自然而质朴的本性。荒谬如果作为一种事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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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而存在,它将比真实更真实,比可能更可能。很

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些冷硬荒寒的作品的时候,在
品读人性的缺失与扭曲得时候,却不自觉地忽略那

些貌似残缺却更为动人的东西。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刘庆邦柔美的作品

《曲胡》,文中瞎眼的祥与孤苦的嫂子日久生情,这
无疑是一个命运的悲剧,因为在中国依然古老的乡

间这样的恋情无论是如何得真挚,如何地合情却都

不能合“理”。然而刘庆邦却沿用者一贯的优雅与

从容的笔调书写着他们被儿媳发现后用同样的方

式先后自杀,用死亡守护者彼此的名节,守护着这

不为世俗理解的纯洁的爱情。赋予了这样一个悲

壮的故事中以温暖的质地,使得我们从人性的缝隙

中看到阳光与希望。它的书写使得我们明白,纵使

拥有健康的身体,拥有众人的祝福与认可(像《五月

榴花》中涂云夫妇,《走窑汉》中的马海州夫妇)的婚

姻,也未必能真正明白爱情的真谛,作者细腻的书

写这几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一种可怕的心理积淀,
扼杀一个生命的不是经历的主动或者被动的错误

和困境,而是周围的态度和环境,生命之光被无情

的利刃的所阻隔,善良关爱的空气已被抽干,一种

粗砺、僵硬、恶毒的东西正在吞噬我们美好的心灵。
很多时候我们健全的身体下掩盖着残缺不全

的灵魂,很多的时候我们缺乏一种真实的直面道

德、人性的勇气,而刘庆邦却敢于用自己心来抒写

生命,用自己悲悯的目光抚慰着业已冷硬荒寒的世

界。他试图用文学的方式解说生命别样的冷硬与

残缺,从而召唤人性中的悲悯、宽容与温暖,正是这

种不可抗拒的生命的力量,带着我们跨越生命的苦

楚与残酷,寻找光芒与希翼。摩罗的一段话正是对

刘庆邦“酷烈”的最好注解:“在虚妄中创造真实,在
荒谬中创造意义,在黑暗中创造光明,在寒冷中创

造温暖,对人性的创伤和扭曲进行疗救和抚慰。对

人类无可摆脱的厄运和绝望作最诚挚最全面最彻

底的情感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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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HumanityfromLiuQingbang’sCruel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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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90softhelastcentury,theimagesofbeautifulandbadwomenbecameprominentin
literature,whichcausedalotofimaginations.Sometypicalnoveltextsdescribingrapingandseducehave
beentakenasthestudyobjects.Thefootingpointsofthesenovelsarenotthepeepingbasedondarkpsy-
chologybutthehandlingofthemattersafterthescandals,lookers-onandtheshortcomingsofnationality
togetherhavebecometheaccompliceforthemurdererofwomen.Infact,multi-facetedhumanitiesare
hiddenbehindtheordinarylife,andwhatMr.Liuisstrivingforisto“facetherealitybehindlife”,and
expressthedoubtandmakeainquiry,respectandpityforthegrass-rootspeople.
Keywords:LIUQing-bang;cruelnovels;women;lookers-on;shortcomingsofnationality;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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